
1937 年夏，臧克家因事
到北平，特意前往清华园拜访
老师闻一多。当闻一多见到
臧克家，惊喜地站了起来。聊
天时，闻一多谈到最近自己因
忙于《诗经》、《楚辞》、史前史、
中国神话的研究，已很少写诗，
早已是“门外汉”，但他却一直
关注着臧克家的诗歌创作。这
次见面谈了很久，当臧克家起
身离开时，闻一多执意要出门
相送。

此次见面不久，卢沟桥事
变爆发。7月19日，臧克家与
闻一多意外地在北平火车站
再次相遇。当臧克家看到老
师只带了一点随身物品，惊讶
地问：“闻先生那些书籍呢？”
闻一多感慨地说：“只带了一
点重要稿件。国家的土地大
片大片地丢掉，几本破书算得
了什么。”臧克家听后很是难
过。因为战争突发，闻先生随
身携带的钱物不多，前途如何
谁也不知道。在德州，臧克家
辞别老师，下了这趟列车。此
后，他们再也没有相见。

之后，臧克家积极投身抗
日，他冒死深入河南、湖北、安
徽农村及大别山区，开展抗日文
艺宣传和创作活动，并参加了随
枣战役。而闻一多先生则随校
迁往昆明，任西南联大教授。

因为战争，他们有五年没
有联系。到1943年，他们才
再次互通书信。那时，臧克家
在重庆任赈济委员会专员并
负责编辑《难童教养》杂志。
有一天，臧克家在报刊上看到
老师闻一多发表的新作，读后
很是感动，便立即致信老师。

不久，臧克家等到闻先生
的第一次回信。信的一开头，
闻一多写道：“如果再不给你回
信，那简直是铁石心肠了。”其
后，他便开始“埋怨”臧克家人
云亦云地说他“只长于技巧”，其
实自己是座没有爆发的火山，火
烧得他痛……随后，他说自己这
些年在搞历史，现在总算搞通
了。“我不能想象一个人不能在
历史里看出诗来，而还能懂诗。”
此后，他们便开始偶有联系。

有一次，臧克家去信关切
地询问闻一多除了研究工作
还经常做些什么？老师是否能
将自己介绍到西南联大教书？
闻一多很快回信，说：“此间人
人吃不饱，你一死要来，何苦
来。乐士是有的，但不在此间，
你可曾想过？大学教授，车载
斗量，何重于你。”那时的闻一
多已走出书斋，大声地为中国
民主呐喊。因此，他被国民党
反动派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不久，当重庆报纸登出教
育部解聘闻先生的消息时，臧
克家立刻在重庆写了抗议文
章，并创作了《擂鼓的诗人》寄
给老师，以示声援。该诗深深
打动了闻一多，他在回信中说
道：“你在诗文里夸奖我的话，
我只当是策励我的。从此我
定不辜负朋友们的期望。此
身别无长处，既然有一颗心，
有一张嘴，讲话定要讲个痛
快。”很快，臧克家又收到一封
从西南联大寄来的信，明明是
老师的手笔，但皮面上却写着

“高”寄。臧克家拆开一看，是
几张呼吁团结的传单，上面有
改正的错字，及添加的小字。
闻一多在第一张的边上写着：

“这就是我多年来的工作。请
把它们分散给朋友们看看。”
读完传单，臧克家有一种说不
出的感慨，他在闻先生身上感
受到一种巨大的勇气与力
量。但他也为老师的安全隐
隐感到担忧。

1945 年抗战胜利后，臧
克家再没得到闻一多先生的书
信，只是听说老师把长胡子剃
了，而且更加积极地投身到“争
民主、反独裁”的斗争中。学生
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

1946 年 7 月 15 日，在云
南大学举行的李公朴追悼大
会上，主办方为了闻先生的安
全，并没有安排他发言。但闻
先生毫无畏惧，拍案而起，慷
慨激昂地发表了《最后一次演
讲》，他痛斥了国民党的统
治。下午，他又主持召开了
《民主周刊》社的记者招待会，
进一步揭露李公朴被暗杀事
件的真相。散会后，在返家途
中，闻一多突遭国民党特务伏
击，身中十余弹，不幸遇难。
臧克家在南京看到老师被暗
杀的消息，悲痛万分。为纪念
老师，他后来创作了《我的先
生闻一多》一文。在文中，臧
克家深切缅怀了自己的恩师，

“这枪是无声的、卑鄙的；而他
的呼声却是响亮的。他的人，
他为民主而斗争的精神却是
伟大的，堂皇的。”

在随后的几十年岁月中，
臧克家一直没有忘记恩师。他
常常撰文缅怀、纪念、宣传、介绍、
弘扬闻一多先生和他的诗文。直
到望百高龄时，臧老仍说，没有闻
先生就没有他的今天。

作为师者，闻一多先生对
学生倾注了自己无私、真诚的
爱与帮助，实为中国师者的典
范。作为学生，臧克家先生对于
发现和培养自己的恩师，一生都
充满了“深深的敬仰和感激。”

1930 年夏，闻一多受青
岛大学校长杨振声之邀，前
往国文系任教。不久，臧克
家报考青岛大学。因高中开
学不久，臧克家便只身前往
武汉参加大革命，高中数学
他几乎没有学过，所以报考
青大时，数学成绩为零。而
当时青大国文考试共有两
题，一个是《你为什么投考青
岛大学？》，另一个是《杂感》，
两题可任选一道。臧克家两
题都做了。他在《杂感》一题
中，写了三句话：“人生永远
追逐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
作幻光，谁便沉入了无边的
苦海！”这三句虽短小却饱含
哲理，主考官闻一多看后，极
为欣赏。他以诗人特有的敏
锐，看出臧克家是可堪造就
的诗才。一向判分极严的
他，竟给了臧克家98分的高
分。而后，更是力荐学校将
数学考试为零、根本无法录
取的臧克家破格录入青大外
文系。这让臧克家接到青大
通知书时，很感意外。因为
自己的数学成绩为零，而且
青大招生要求很严，很多人
都落榜了。

入学后，臧克家最初在
梁实秋做主任的英文系学
习，因臧克家对英文实在吃
不消，便想转读国文系。当
臧克家鼓足勇气走进国文系
主任闻一多的办公室时，已
有好几个人站在那里，他们
都想转到国文系。闻一多对
来的学生们说：“不行了，人
太多了。”这些学生都失望地
走了，只剩下臧克家一个
人。闻一多很诧异，便问：

“你叫什么名字？”臧克家答
道：“臧瑗望。”（臧克家是借
臧瑗望的文凭考入青大的）

“好，你转过来吧，我记得你
的《杂感》。”就这样，臧克家
凭借着《杂感》，顺利转入国
文系。入国文系后，臧克家
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
机会。虽然之前他已开始写
诗，但依旧如饥似渴地学习诗
歌创作，时常拿着自己新写的
诗向闻先生请教。闻先生总是
热情地对他的每首诗作出点
评，告诉臧克家每首诗的好处
在哪里，缺点在哪里。有时他
也会在自己认为好的句子上画
上双圈。

在闻一多精心教导下，
臧克家很快成为青大国文系
最优秀的学生之一。那时，
臧克家先后创作了《炭鬼》
《像粒沙》《老马》《难民》《元
宵》等诗歌。其中《难民》《老

马》还被闻一多介绍到《新
月》月刊发表。受闻一多先
生影响，这一时期，臧克家不
仅注意诗歌的韵律，而且还
非常注意诗歌的遣词造句，
对每一首诗、每一个字，他都
是反复推敲。正是出于对诗
歌的共同爱好，他们渐渐成
为了无所不谈、惺惺相惜的

“知己”师生。
1932 年，当闻一多离开

青大回清华教书后，他特地
给臧克家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道：“古人说，人生得一知己可
以无憾，我在‘青大’交了你这
样一个朋友，也就很满意了。”
臧克家则继续在青大（1932
年改为国立山东大学）求学。
1933年，臧克家准备出版自
己的诗集《烙印》，因他名不见
经传，书店都不愿拿钱出版。
作为一个穷学生，臧克家无法
支付昂贵的出版费用。远在
清华的闻一多得知此事后，便
联系诗人王统照，每人出资20
块大洋给生活书店，使得该书
顺利出版。不仅如此，闻一多
还亲自执笔为臧克家诗集《烙
印》作序，在序言中，闻一多对
学生诗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作一首寻常所谓好
诗，不是最难的事，但是，作一
首有意义的，在生活上有意义
的诗却大不同。克家的诗，没
有一首不具有一种极顶真的
生活的意义。没有克家的经
验，便不知道生活的严重……

在闻一多的大力提携
下，《烙印》出版后，很快就引
起了文学界的关注。茅盾、
老舍、王统照、朱自清等纷纷
为《烙印》著文评价。茅盾在
《一个青年诗人的“烙印”》中
说道：“《烙印》的22首诗只是
用了素朴的字句写出了平凡
的老百姓的生活……我相信
在目今青年诗人中，《烙印》
的作者也许是最优秀中间的
一个了。”老舍在《臧克家的
〈烙印〉》一文中鲜明地表示：
“《烙印》里有二十多首短诗
都是一个劲，都是像‘一条巴
豆虫嚼着苦汁营生’的劲。
他的世界是硬的，人也全是
硬的。克家是对现在的世界
和人生决定了态度，是要在
这黑圈里干一气。”王统照则
说：“‘臧克家的出现’真像在
诗坛上掠过一道火光。”朱自
清则指出：“以臧克家为代表
的诗歌出现后，中国才有了
有血有肉的以农村为题材的
诗歌。”随着《烙印》的出版，
臧克家开始在诗坛拥有了属
于自己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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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臧克家的师生情
□慕津锋

臧克家诗集《烙印》。

闻一多

臧克家

天保定尔，以莫不兴。如
山如阜，如冈如陵，如川之方
至，以莫不增。/吉蠲为饎，是
用孝享。禴祠烝尝，于公先
王。君曰：卜尔，万寿无疆。/
神之吊矣，诒尔多福。民之质
矣，日用饮食。群黎百姓，遍
为尔德。/如月之恒，如日之
升。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
如松柏之茂，无不尔或承。

这是古人生日歌《天保》
（《诗经·小雅·鹿鸣之什》的一
篇，为先秦时代华夏族诗歌）
3-6 章的内容。1944 年 10
月，闻先生特意用篆文书写
《天保》第3-6章，作为送给学
生臧克家40岁（实为39岁）的
生日礼物。

该书法现收藏于中国现
代文学馆，全文共99字。该幅
篆书线条匀实、朴拙、元转、遒
劲，给人一种古奥、渊博、肃
穆、渊静之感。此幅书法让我
们有机会探寻闻一多与臧克
家14年的师生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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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破格录取臧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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